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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过后，老家朋友

来电，希望我回家看看。

巧事，我正翻看古诗书，

看到唐代诗人、大艺术家

王维的《杂诗》：“君自故

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

绮窗前，寒梅著花未？”

这首诗触动了我思念故

乡的心弦，仿佛瞬间回到

了家乡永康高镇，家乡景色一幕幕在脑海中掠过。

我对家乡高镇的一切记忆犹新。上世纪60年代，家里

很穷，全家人衣衫单薄而破旧。冬天没有太多温暖的衣

服，需要用火笼取暖，一双鞋子穿好几年。我冒着寒风上

学，忍受着严寒上课，巴不得早些下课，可以去晒太阳。所

以我特别喜欢夏天，即使在炎热的稻田、滚烫的沙土上劳

作，被炽热的太阳晒伤，我也希望四季都是夏天。

南溪是一条河，属于高镇人也属于我。18 年间，我的

成长与南溪不可分割。记得冬天我常在南溪滩头打猪草、

拾柴火，春天在南溪岸边放牛养鹅，夏天秋天在南溪水里

游泳抓鱼，那时候的南溪水清澈，双手捧水就可喝。南溪

沙滩的鹅卵石清洁美丽，我很喜欢沙滩的鹅卵石与草地相

间处的草径。南溪是我灵魂的成长地，它赋予了我坚强的

性格、艺术上持久的耐力和勇往向前的精神⋯⋯所以我取

笔名叫南溪。

与南溪对应的北面有条华溪河，高镇人称她为北溪。

很有意思的是南溪水清，北溪却浑浊如同黄河。南溪上游

的河水从缙云县括苍山脉的许多支流汇聚而流入，距离高

镇约5公里远的上游有一条支流叫李溪，李溪的上游连接着

方岩风景区及东阳横店影视城的山山水水。南溪上游的山

脉多为坚固的岩石，而华溪上游及两岸都是良田。南溪与

华溪都从东往西流淌，华溪在永康城区中心汇入南溪，合并

成永康江。永康江弯弯曲曲一直流到金华江、兰溪江、富春

江、钱塘江，最后汇入东海太平洋。

解放前，我爷爷有二条船，我父亲是一名船工，在永康

江上撑船来往于永康与杭州之间。小时候，冬天我常窝在

被子里听父亲讲他当船工时的所闻所见。那时，我的脑海

里就收集了不少富春江文化的元素。南溪与华溪中间便

是我的村庄，村庄北侧与华溪中间还夹着一条温州到金华

的公路，所以高镇村人见多识广，与精明的温州人一样，颇

有些经商的天赋。

明清时期，村中心有一条金华到温州的古驿道，从两

溪中间由东一直往西沿伸，约 2 公里长，古驿道的中间是

青石板，青石板两边镶彻着从南溪中捞起的鹅卵石。村

的西头有一座禁门，20 多年前，永康市政府大楼就建在离

禁门不远的地方，著名的“永康五金城”也建在村头西北

侧。高镇的中间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人工水渠，本地人

称水渠为“圳”，紧靠着青石板铺成的街路边，用来灌溉农

田及方便村民洗衣洗菜。记得我年少时，母亲常常用水

桶到圳中挑水，煮饭烧茶。这条高圳渠养育了高镇几代

人，因此，在 1950 年前，高镇村又称高圳村。至于华溪至

今还保留着一条据说是明朝时建造的桥，这是高镇人的

福气。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如今高镇村的老街、水圳因为老

村改造被拆掉了，明清时期的祠堂、老屋以及村口的禁门

也没有了，养育我18年的高镇古村和那自然美丽的南溪沙

滩也都变了模样。高镇也已撤村建居，成为了永城建设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现在，高镇人的富裕却是我始料未及的。高镇是全国

百强村，高镇人大多数家庭都住连体别墅。编排的舞蹈

——《十八蝴蝶》在全国比赛中夺得了好几项大奖，并编入

国家非遗产文化项目。每次回家，看到他们悠闲富足的生

活，令人羡慕。家乡的领导曾经与我调侃：“你几十年在外

东闯西奔的，若是一直守在高镇，如今也成了富豪了。”我

回答说，今天的我虽然不是富豪，却能周游世界，在艺术上

有所作为，我很知足。

我怀念高镇的过去，相信高镇明天会更好。

（作者系中国新水墨画院副院长、中国画学会创会理

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居北京）

高镇忆旧
□王荣强

我今年年届九十，是一名退休教师，教书 30 多年。说

“桃李满天下”似不够格，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则是事

实。我 1980 年退休以后，曾多次应邀参加学生的同学会，

真切体会到为师之乐。前些日子，一批 40 多年前的学生

集体来看我，送来一片欢乐，感受更不是一般。

那天早上，一辆大型旅游车缓缓驶进夏杜曹村的小广

场。从车上下来近 40 名 50 多岁的中年人，他们个个衣着

讲究，精神饱满，争先恐后地来到我面前，向我问候。“曹老

师，我是凤祥，你还记得吗？”“曹老师，您还这样健康，腰身

挺直，真是难得！我是建梅，认得出来吗？”此时的我，真的

应接不暇，只得笼统地回答，有的认得，有的认不得了。我

说：“时间过去 40 多年了，你们还像孩子一样，现在很多人

已成为爷爷奶奶了。凤祥是班长，哲双前几年来过我家，

我还认得他俩。记得当年他俩写作文，一篇作文就把一本

作文簿写完了。”

站在我身边，个子比我还高一些的一位学生说：“我

是志静，在童宅小学时，曹老师曾多次来我家，我的三个

姐姐都是你的学生。”说起志静这名学生，人我确实认不

得，可他的名字却非常深刻。因为他的三位姐姐都是我

的学生。一次家访时，志静尚未上学读书，他父亲一定要

志静认我做老师，逼着志静叫一声曹老师。可以说，志静

还未入学就已成为我的学生了，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相聚的时间总是太短暂，我们还有许多说不完的话，

可旅游大车已催着他们离开。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在一

声声再见声中，我与学生依依作别。

学生送我一本同学会的相册，我写了几句感言，提议附

在相册上，感言如下：“面对拍摄于四十一年前的童宅初中

第六届毕业生留影，我心潮起伏。看了想，想了又看，努力

翻开脑海深处的记忆。终于，当年活泼可爱的少年一一出

现在眼前⋯⋯”正是这班学生，他们专程乘车前来看望我，

给我送来问候，也送来了一片欢乐。此情此景，让我倍感欣

慰！连围观的村民也啧啧称赞：这班学生真好，真有情！

为师之乐最长久
□曹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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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爱的代价
□王春燕

看学生的随笔，读到一句话：“小

时，父亲是一棵树；而后，父亲是一座

山；如今，父亲似乎是一本书了。”我不

禁感动。

在我眼中，父亲从来不曾是一座

山，他没有山的伟岸；也从来不是一棵

树，他没有树的挺拔；更不是一本书，他

没有书的深邃。父亲就是一位沉默寡

言的人，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村人，一位

善良、勤劳的中年男子。我的父亲简单

平凡，如今我却看到了他面容上的沧

桑、神色间的无奈，看着他在黄昏中拖

着长长的影子，不由得让我的感情五味

杂陈，忍不住泪水就从眼中溢出，打湿

了我的脸庞。

父亲对长辈很孝顺，奶奶生病住院

时，父亲日夜守候。有一天下午，我去

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奶奶。父亲坐在

奶奶的病床边，表情温和，上身穿着一

件短袖工作服，外面套着一件陈旧的西

装，下身穿着一条皱巴巴的休闲裤，脚

上穿着一双旧布鞋。头发和胡须好几

天没修了，他不修边幅，看上去像一个

老头。记忆中的父亲从来不是这般苍

老的样子，也从来没有这种卑微低调的

表情。我的心骤然间被扯得很痛：自己

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父亲了。

泪水漫上眼眶，我急忙借口上厕

所跑出去呆了许久。回来时，父亲已

不在病房里，不知道他去干嘛。我打

了个电话给父亲，说，自己想先回校上

班了。父亲说他在医院门口附近吃晚

饭，还问我吃了没有，要不要给我带一

点。下楼时，我碰到了父亲。他一看

到我，急忙递给我一个热乎乎的饼，

说：“上班，别饿着，赶紧吃，饼还热着

呢。”我接过饼，向父亲告别。父亲默

默地送我到医院大门口，也没有说什

么关心的话语，只是不停地挥手让我

快走，担心我上课迟到。

小时母亲管得严，从来不给我零

花钱，父亲总是背着母亲偷偷地塞钱

给我，说：“省着花，不要乱用就行。”无

数个生病的夜晚，是父亲背着我去医

院，在病床前守护我到天明；无数次被

老师留校补课，是父亲骑着自行车来

接我回家；无数次被母亲责骂，是父亲

劝慰母亲不要骂人，并私底下告诉我

不能惹母亲生气；上小学时发新课本，

是父亲仔仔细细地为我的书包上书皮

并写上漂亮的艺术体书名；无数次偷

懒的时候，是父亲默默地帮我做完轮

到我做的家务活⋯⋯

似乎，从小到大，父亲从来没有严

厉地训斥过我。他总是说，不想让我怕

父母，像小媳妇怕婆婆一样。我从小到

大都在父亲的呵护下成长。在他心中，

我是一位懂事的孩子。

车渐行渐远，父亲的背影在我的

视线中越拉越长。金色的余晖下，我

看到他把手放在口袋里，把我塞给他

的钱摸了又摸，像是珍藏着的宝贝一

样，小心翼翼。父亲的影子渐渐模糊

在夕阳的余辉中，而我对父亲的记忆

却越来越清晰。

我的风华，正是父爱的代价。

当看不到父亲的背影的时候，我的

双眼已是潮湿一片⋯⋯


